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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鳳在年輕時曾進入花蓮的木雕工廠學習技藝，在此時期雖然尚

未接觸個人創作，但其熟練的木雕技術，卻是在這段習藝的過程

中奠定的基礎。達鳳早期的作品題材偏向人物，然而其人物雕刻

並非傳統的單一個體形式，達鳳在此階段即嘗試數個人物的集合

式結構，試圖尋找單純明確卻能夠撼動人心的造型線條。而在其

較晚近的成熟作品中，達鳳摸索出一種藝術家個人的獨特語彙，

在較為抽象與不規則的大結構裡，安放寫實的焦點。如此的形式

適當地保留了漂流木被拾獲時的獨有形態，同時藉由焦點寫實的

手法，讓達鳳能夠展現出其企圖探討的象徵與符號。如此抽象表

現與象徵寫實兼具的形式，成為達鳳鮮明的個人印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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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轉變的原因，除了源於東海岸藝術家群彼此之間的相互刺激，更

重要的部分是，達鳳在摸索的始終是一種能夠更加體現其創作意圖的

表現形式。

達鳳的原生部落「太巴塱」，位在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的峽谷間，是

阿美族最古老的部落之一。在阿美族語中「太巴塱」的意思是白色的

螃蟹，一個豐產富饒的峽谷平原。採訪過程中，達鳳曾帶領筆者至前

「原舞者」成員阿道．巴辣夫家中一同晚餐，面對筆者有關部落歷史

的提問，達鳳友人的一句話至今仍迴盪在筆者腦海：「太巴塱部落在

一百年前才認識貨幣這個東西。」曾經在山海間自給自足近千年的部

落，在不過百年的時間裡，便面臨全面性經濟型態的解裂重整，部落

中共有、共享、共勞的機制逐漸被消費社會中的議價關係所取代。而

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時期先後設立的行政體制，與部落原有的群體組

織彼此扞格，在強勢政權的調控管理下，原有的社群瀕臨瓦解。即便

早期的人類學者曾積極進行記錄工作，但當阿美族語與日語、漢語之

間因語言內部之邏輯性的不同而必然產生的誤譯，成為挖掘歷史時僅

能依憑的紀錄時，亦讓部落中有志於恢復傳統的青年感到無所適從。

換句話說，生活形態的急速變異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在認同層面的矛

盾、衝突，時至今日，在這個古老的阿美族部落中仍舊持續發生。達

鳳的創作與其長期關懷的問題息息相關，而其所關懷者，即是太巴塱

部落位於此時此刻的真實處境。

以作品訴說

達鳳的作品具有強烈的訴說意識，一種渴望說出什麼的原始本能不

斷在其創作過程中滾動。生活在部落，親眼見證部落內部種種生命

情狀，作為一個持續觀察與記錄的主體，透過創作將當下的觀看視野

凝注到具體的作品中，達鳳因此形容其作品就像是某種非文字性的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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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。在部落耆老逐漸凋零而集體記憶亦潰散遺失的當下，達鳳不斷提

問：「部落還能夠依靠、憑藉的究竟是什麼呢？」也因此我們得以理

解，在渡過專注於造型、線條的人物雕刻時期之後，達鳳逐漸摸索出

的獨特語彙不僅僅是就作品形式層次的考量，其底層的動機無非便是

企圖直接面對少數族群之當下處境的艱難命題。

1999年的作品〈斷層〉順應著漂流木原有的大輪廓進行塑形，並將

其改造為深具批判性的象徵物件。一把梯子的層層階梯原本是讓人藉

此攀昇的平台，然而當梯台不再穩固，在其上攀爬的人們似乎有隨時

踩空的危機；一只失落了鐘錘的鐘，沒有辦法再發出宏亮的集體記憶。

梯子與鐘所象徵者是接榫部落的整體結構與前人的歷史價值，達鳳在

創作自述中描述：「最年輕的 Selal（年齡階層）原本是踩在前輩的肩

膀上追求自己的，沒有了 Selal，部落即將面臨瓦解。」這是達鳳在多

年前參加部落集會時產生的危機意識。2001年的作品〈Patakusay（傳

音）〉，勾勒早期在部落之間傳遞信息的勇士，必須是體力、酒量、

口才都是上等人選才能擔負的重任。達鳳以較為表現性的方式刻劃出

因奔跑而飛揚的頭飾羽毛，並以寫實手法描繪搖晃的「鈴鐺」；藉由

傳音勇士的形象，達鳳喚起部落過往曾經歷過的時空處境，作品或可

說是某種感性的歷史書寫。2004年的作品〈背離〉，達鳳以批判性

的角度描述不同世代的部落在面對「酒」的落差；在傳統造酒甕的時

代，因為需要長時間的釀造，酒是那麼珍貴不易取得，因此飲酒是部

落慶典中凝結集體情感與經驗的重要媒介物，那是在分享中的芳香，

然而現今酒類的販售，由於其便利性能夠隨時隨地取得，分享時的喜

悅被打架時一隻握著玻璃酒瓶的手取代，破碎的陶甕與酒瓶陷在拉扯

的關係中。

在局部的象徵物件與整體的造型表現之間，達鳳的作品有種耐人尋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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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品質。在寫實刻畫的物件背後，其象徵者不單只是取材於普遍認知

的符號，亦是經過達鳳個人經過消化吸收、再度詮釋的象徵系統，這

些造型奇異的物件，是達鳳的獨特語法。

第一次個展在部落

2004年 8月，達鳳在太巴塱部落的閒置空間中，舉辦了他創作十年

來的第一次個展《甦醒．驚覺．反省》展。對多數的創作者而言，個

展的舉辦是一次難得的亮相機會，如果條件許可，最佳地點應是能夠

產生更多關注討論的場所。然而達鳳卻非如此，而是選擇在藝術風氣

並不那麼樣興盛的太巴塱部落，將其十年來的作品傾巢而出：「如果

只是為了展覽本身的話，其實就可以不用展了。」達鳳期待展覽能夠

產生某種對話關係，因為其作品就是在長期觀看部落的過程中，一種

實質上的逐步累積。而這份累積，所要成就回饋的不是個人，乃是所

面向的部落。展覽取名為「甦醒」，為的不是描述達鳳個人的精神狀

態或是處境，而是達鳳之於推動部落意識的一份企圖。

在傳統生活型態中，木質器具一直是生活上的一種重要素材，部落中

某些重要且珍貴的物件，往往以木頭做為基質，例如：刻有部落圖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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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柱子、雕琢精美的木梳、木匙。對「木頭」這個材質而言，它積累

了豐富的文化記憶。訪談達鳳的過程中，源於好奇，筆者拿起達鳳

雕刻到一半的半成品，開始雕鑿起來，這樣的經驗直接讓筆者對於木

頭、鑿刀，產生強烈的身體印象；強調手部操作、體力勞動的木雕創

作，其材質本身即帶有特殊的文化意涵，就彷如中國水墨或是西方油

畫，媒材不單純只是空白的媒介物，創作者操作媒材的過程，有時彷

彿是種相互的召喚，創作者透過媒材訴說出其意圖內容，而媒材亦透

過創作者重新顯現其材質本身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屬性。

對達鳳而言，木料的意義確實不等同於其它媒材，當中實帶有一份對

於傳統文化的深切依戀。達鳳說：「遺憾不能夠讓部落中的年輕人拿

起雕刻刀子。」如此的感嘆，源自於對部落始終保有的關懷期許。

達鳳與其游牧地

臺灣東海岸的都蘭，現在逐漸成為一個文藝工作者的新興聚集地，新

東糖廠的糖廠咖啡屋，總有些知名的文字工作者或是各類的藝術家駐

留此地，「意識部落」的成員們亦不例外。達鳳曾參與 2002年「意

識部落」於金樽海灘的集體創作行為。對達鳳而言，那是一次歸零的

嘗試，同時亦是對金樽海灘本身的體驗與回饋。我們或可如此形容，

金樽海灘的集體創作，讓東海岸的藝術生態，產生了新的組合排列，

時至今日，「意識部落」已是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。

身為「意識部落」的一員，在此間與其他人相識，交互滲透，並且與

其他成員一起投入伽路蘭的藝術市集，以漂流木建造個別的市集攤

位，在由漂流木所構造而成的空間中販售其木雕工藝品。這裡，是達

鳳在創作層面的交流地，都蘭的藝術氛圍，催動達鳳持續前行。然而

面對逐漸成為東海岸觀光熱點的都蘭部落，自 2002年至今的種種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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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，並不是當初的「意識部落」能夠預見的。雖然對外界而言，「意

識部落」於金樽海灘的集體生活創作可說相當成功，然而達鳳與其他

部落成員對此卻有另外的解讀：原本純粹的「歸零」體驗，由於當時

許多的媒體記者、各式團體的關心與參觀，在最後卻也顯得並不那麼

純粹完滿。除此之外，對部分的成員而言，部分生活痕跡的保留，是

捨不得那三個月就此灰飛湮滅的一份眷戀，然而達鳳卻認為：「我們

沒有做到像當初預期那樣，對金樽海灘進行徹底的還原。」還原與否

的問題，牽涉到「意識部落」成員們對金樽海灘產生的個別意義，以

及對於「還原」的不同認知。達鳳珍惜這次可貴的集體經驗，也清楚

其他成員的想法與感受；不過，這就是達鳳，總在一個大的環境氛圍

中，安靜的扮演某種敦促反思的抗阻作用。

小記

從臺東都蘭到花蓮光復，達鳳駕著時速五十公里的吉普車，往返其

間，在採訪過程中三不五時便微笑提醒筆者：「我不太會說話，你來

採訪要有心理準備。」這便是達鳳使筆者印象深刻的行進姿態：沈默

而慢速，不擅言詞，然而卻對其周遭世界，保有一份綿長、細膩而絕

對的關懷品質。


